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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12

樊锦诗：扎根大漠心系敦煌的国宝守护人
文/新华社记者 魏一骏

夏日，洛阳博物馆珍宝

馆。许多往来游人只为一睹

这件长3.4厘米、高3.5厘米

的琥珀小儿骑羊串饰真容。

鲜为人知的是，这件串饰流

露出魏明帝曹叡作为父亲对

爱女浓浓的舐犊之情。

一位神情恬淡、梳着齐

刘海的小男孩双手执羊角骑

于跪卧的羊背上，目视前方，

身着花瓣与菱形纹饰的坎

肩，双腿微微向后弯曲，背部

有竖向穿孔……这件饰品

巧夺天工，栩栩如生。

2016年，它与另外两件

琥珀饰品出土于洛阳一座曹

魏时期大墓中，是大墓里发

现的最为精美的物品。

网友“虎魄造办处”从事

琥珀研究7年，曾专程从浙

江赶赴河南观看琥珀小儿骑

羊串饰。在他心中，这件原料

可能来自波罗的海的串饰雕

工令人“叹为观止”，称得上

是国内“高古琥珀艺术中最

顶级的珍品”。

这件串饰背后有着怎样

的故事？又曾经为谁拥有呢？

往事越千年。

“翩若惊鸿”“明眸善睐”

“飘忽若神”“气若幽兰”……

在《洛神赋》中，曹植用尽华

丽优美、缠绵悱恻的言语，塑

造了洛水女神绵延千载的动

人形象。人们传说，曹叡的母

亲甄宓正是曹植笔下洛神的

原型，更让曹叡身后充满了

神秘浪漫的色彩。

公元 232 年正月，曹叡

尚未满月的爱女曹淑夭折，

已几次遭遇丧子之痛的曹叡

哀伤不已。

父亲曹丕去世时，他未

曾送葬；祖母卞夫人去世时，

他也未曾送葬。当曹叡决定

为女儿高规格治丧时，遭到

朝臣反对。

从父亲曹丕手中接过皇

位已有6年，这位20余岁的少

年天子聪慧贤明、沉毅善断，

治下生气勃勃、安定有序，应

对诸葛亮与孙权屡屡进攻也

展现出相当的军事素养。

作为父亲，曹叡视曹淑

为掌上明珠。《三国志》等史料

记载，曹叡追封曹淑为平原公

主，在洛阳建立庙宇，亲自为

她送葬。此外，他不仅写了“句

句感切”“痛贯天地”的哀悼文

章，还请出叔叔曹植撰文纪念

女儿，曹叡三位夭折的幼子则

无一享受到类似待遇。

时间回到 2016 年 7 月

15日，洛阳南郊。

寇店镇西朱村的这处曹

魏时期贵族大墓已经历近一

年的抢救性发掘。这座墓葬

曾三次被盗。盗洞一年代不

明，盗洞二产生于宋元时期。

明清时，墓葬再次被盗。“摸

金校尉”们掘地三尺，在后室

的墙壁连挖几个数米深的

洞，确保没有“暗室”，并对墓

砖进行了大规模揭取，导致

近4米高的墓室坍塌，绘有人

物、瑞兽、祥云等图案的前室

壁画也遭到严重破坏。发掘

时，大墓已完全被土填满。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副研究员王咸秋领队说，

考古工作者一点一滴清理，

此时清理已近墓底，除了雕

工精细、与曹操高陵中相类

的石牌，墓中一直未见特别

精美的文物。

这一天上午，王咸秋在

前室东北角发现了这枚琥珀

小儿骑羊串饰。用刷子轻轻

拂去尘土，它线条清晰可见，

阳光下，剔透晶莹。

王咸秋至今难忘 2015

年7月19日，正值星期日，他

在傍晚接到了紧急任务。西

朱村在迁坟过程中偶然发现

大量五花夯土，而这正是古

墓葬的标志。村民们随即向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报

告，王咸秋赶赴现场进行勘

查，根据现场露出的夯土台

阶判定这是较大规模的古墓

葬，随后调集考古队员星夜

守护现场。

次日，勘探发现墓葬长

达50米，为东西朝向。而曹

操墓、曹植墓、曹休墓等此前

已发现的曹魏大型墓葬，均

一改东汉时盛行的南北朝

向，直指东西。根据《水经注》

记载，曹叡的高平陵就在这

一区域。

随后，洛阳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报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由于历代盗墓扰乱，大

墓内未能出土直接表明墓主

身份的物品。一些人提出墓主

为曹叡或曹操三子曹彰。但王

咸秋经过仔细考证，推断其正

是曹叡爱女长眠的地方。

墓主遗骨已完全腐烂，

但在后室东北角发现的朽木

与四排铁质支垫表明，这座

大墓曾停放两具棺木。出土

的300余枚刻铭石牌记载了

陪葬品名称，涵盖梳妆品、衣

物、食品、兵器、文具等，其中

出现了当时儿童玩具“银鸠

车一”及象征公主级别的首

饰“七钿蔽结”的字样。

“根据史料记载，曹叡将

曹淑与甄宓早逝的堂孙甄黄

合葬，大墓形制及出土器物

符合曹淑与甄黄身份。”王咸

秋说。

王咸秋发现，大墓与曹

魏时期祭天的圜丘在东西方

向精准对应，而圜丘则与汉

魏洛阳城中轴线及万安山两

座主峰间的缺口在同一南北

轴线上。

王咸秋主持过曹休墓发

掘、东汉帝陵勘测等项目，曾

多次寻找曹叡高平陵的地址。

在曹魏大墓发现后，他带领考

古人员在周边区域进行大规

模钻探，在正东侧400余米处

的一座小山丘顶发现了另一

处大型墓葬，推测为曹叡墓。

“这或许是一个父亲所能

做到的极致。”王咸秋感慨道。

曹淑夭折 7 年后，曹叡

去世。他长眠的高平陵也慢

慢湮灭在世人眼中。与女儿

在人世的相伴或仅有数日，

而身后却是他长达千年的守

望与陪伴。

用艺术留住记忆

文/新华社记者 李倩薇 胥冰洁

20世纪50年代的厂房、工业感十足的烟囱管道、

火车咖啡厅、大幅墙绘，与大型商圈一街之隔……白

天，这里是文创企业和戏剧人、音乐人创作的聚集地；

晚上，这里是音乐周、戏剧节、艺术展、新品首秀的展

演地。

这里是位于成都市成华区的东郊记忆产业园。

东郊，曾是成都现代工业时期最浓墨重彩的一

笔。东郊记忆的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成都国营

红光电子管厂，是我国第一家大型综合性电子束管

骨干企业，我国第一支黑白显像管在此研制成功。

很长时间，这里机器轰鸣，一派热闹的劳动场景。之

后，随着产能转移和城市变迁，这里渐渐安静下来。

2009年，成都开始改造该厂旧址，按照“修旧

如旧，旧房新用”理念，将70余米高的烟囱等核心

物项作为工业文明遗址予以保留，对内部功能进

行改造，打造成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的文创基

地。2011年，成都东郊记忆产业园正式开园运营。

在东郊记忆产业园的“中央大道”上，有一个醒

目的“炉剧场”。“这个剧场以前是老厂区的锅炉房，

改造时保留了内部结构做成艺术区，很有意思。”成

都繁星戏剧村副总经理夏茂恬说，正是看中了东郊

的艺术氛围和成都的人文环境，2017年，繁星戏剧

村走出北京的第一站选择了东郊记忆产业园。

东郊记忆产业园还聚集了许多创业者。创业者郭

泽宇5年前来到这里，一开始是“蹭”场地表演原创喜

剧和脱口秀，渐渐小有名气。3年前，他在这里有了自

己的“黑匣子”小剧场，能坐100余名观众。“现在我们

每年约有400场演出，观众超过2万人。”郭泽宇说。

“工业遗存很稀缺，非常适合做文创，开放的

空间激发创作灵感。”名堂文创的负责人吴晓东

从小在东郊附近长大，2015年他的企业入驻东郊

记忆产业园，感觉建筑没变，但周边风貌越来越

好，“东郊的魂还在，只不过原来是热火朝天的生

产，现在是热火朝天的创新和创造。”

现在，东郊记忆产业园已吸引字节跳动、紫

光影业等100余家企业入驻，从业人员超过3000

人。园区年均举办文化活动1300余场。成都传媒

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经理莫晓涛告诉

记者：“东郊记忆的文创产业已初具规模。”

初夏的江南进入梅雨

季，杭州溽热的天气与大

约3000公里外的西北敦煌

迥异，但这两座遥隔山水、

看似毫不相及的城市却因

为一个人被联系在了一

起。

她是敦煌研究院名誉

院长樊锦诗。1938年，祖籍

杭州的樊锦诗出生在北

京，自1963年大学毕业后，

她便开始了与莫高窟长达

半个多世纪的相守。在她

和同事的努力下，莫高窟

在1987年成为中国首批进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

产地，并逐步成为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全球

典范。

经历过承受了战乱和

病痛的年少时期，1958 年

樊锦诗考入北京大学历史

学系考古专业。大学时期，

老师宿白的一番话深深印

在她的记忆中：一二十年

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

够做出大的学问；一个社

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

问。

樊锦诗与敦煌，初次

结缘于 1962 年的毕业实

习。尽管当时因为强烈水

土不服而提前结束实习，

但她总是说“敦煌是我的

宿命”。

当年的莫高窟几乎与

世隔绝，因为没有现代交

通工具，从莫高窟去一趟

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路。

研究人员住土房、喝咸水，

还要在洞窟里进行临摹壁

画、保护修复、研究文献等

工作，条件非常艰苦。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

犹豫过、没有动摇过，那是

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

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

到孤独。”樊锦诗说，“可是

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

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

得的。”

20 世纪初，藏有 5 万

余件中古时期写本的敦煌

藏经洞被发现，随后大量

文物流失海外的历史牵动

了学术界乃至全民族的神

经，甚至有人说，“敦煌者，

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

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敦

煌人筚路蓝缕，砥砺前行。

经过数十年的耕耘，我国

学者在敦煌历史、语言文

字、文学、考古、艺术、宗

教、科技及中外文化交流

等学科做了大量工作，取

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

国”的局面已经被彻底扭

转。

樊锦诗曾说过：“守护

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

高尚的事业，是必然要奉

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也

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

奉献的永恒的事业。”她这

种“择一事、终一生”的精

神不断激励着一代代学

者。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

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研究

馆员王东依然清晰记得 8

年前初入敦煌研究院的情

景，“樊院长讲述老一辈敦

煌人的研究历程让我热泪

盈眶，正是他们坚守初心

的指引，让我深深理解了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

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

精神的内核。”

“在樊锦诗身上，我看

到的是信仰的光芒，作为

敦煌学专业的学生，我将

秉承莫高精神，潜心学术，

推动学科不断发展，为学

术研究的进步积极贡献青

年一代的力量。”浙江大学

古代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段锦云说。

樊锦诗在敦煌莫高窟（2015年9月29日摄）

从“琥珀小儿骑羊串饰”看“女儿奴”曹叡

文/新华社记者 翟 翔 桂 娟


